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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草木

♣ 韩红军

与荷醉一场

人与自然

♣ 袁占才

一棵皂角树
对于老家，我的记忆与皂角古树密切勾连，我

们叫它“叫叫树”。“皂”“叫”音近，因声而讹，皂角
挂树，风一吹如哨叫之音，它是在叫老少爷儿们到
树下唠嗑呢。

村子里，没有比这棵皂角树更老的物件了，也
许，只有父亲从地里犁出的那只陶罐更老？可陶
罐并非活物。还有村里那口老井，井水甜人，却是
水骨，隐身地下。五爷老了，腰弯作蚂虾，脸皱成
树皮，但他老不过皂角树。连五爷自己也承认，是
皂角树看着他长大的。

对于这棵树，村人鲜称其古树，只说是大树、
老树。沾一古字，缺了点儿鲜活。

老家张飞沟，豫西的一个小山村。家在村的
当央，树在家的东边不远。我狭小的童年，就是围
着皂角树转。这棵老树差不多有七叔家门前的井
口粗，无论阴晴雨霜，树瞅着我在它跟前走来跑
去、哭来笑去，我长大了，它不言不语，还是那个慈
祥的模样。它的树根隆突，蟠龙一样盘卧如碾盘，
岔根如血管，大老远还看见拱土走，拱到了哪朝哪
代？没人说得清。

五爷家在皂角树后住，五爷在屋里的时间，还
没他守在树下的时间长。一年四季从早到晚，他
就坐到树下，想和树一同坐化。村里人说，五爷有
心事呢。五爷却说，人坐在树下敞亮。

对于这树，陌生人路过，必停脚打量，询问树
龄。五爷伸出巴掌曰：“少说 800年。”路人瞪圆了

眼珠：“800年？那不活二三十代人了！”起初我也
持疑：这世上，哪有活800年的大树？后来信了，皂
角树是长寿树，有活1000多年的呢。大凡古树，多
生于深山老林，人迹罕至处没人打扰，可静下心来
吸山谷灵韵纳万物精华，偏偏这棵皂角树不隐不匿
置身村中，众目昭彰仙雾飘飘，奥秘何在？

树身不高，约三米半，往上去，枝枝杈杈开分，
皂角刺开挂。更奇者，树干接地处，有个桶大的树
洞，可容小儿藏身。小儿不敢藏，蚂蚁、蜈蚣、臭虫
多藏。我牛槽一般高时，放学归家书包一扔，就围
着树转圈，看洞里蚂蚁压摞摞打架，看一队队的蚂
蚁，由树的这壁爬上去，再从树的那壁爬下来，想
蚂蚁不用放羊、不用薅草、不用做作业，太幸福
了。稍大了又想，这么大的树洞，是它得病留下的
疤瘌？还是雷电所致？无人破解。

春天过半，皂角树发芽开花。它的萌动，比别
的树慢了半拍。嫩绿的皂角叶缀以米黄的小绒
花，一抹淡雅，几缕清香，令人迷离。村人说它不
争春。夏日里雨丝如网，伙伴们躲在树下，安然玩
着泥巴。皂叶稠密，雨漏不下一滴。早早晚晚，各
色鸟儿在树上，蹦来跳去捉迷藏，叽叽喳喳乱嬉
戏，树下有人也不飞离，鸟声与人声混合。多少
次，人在树下侃大山，冷不丁地有鸟屎弹下。有一
次，一坨鸟屎不偏不倚，落我头顶。还有一次，可
可落入砖头叔的碗中，砖头叔不恼反笑，村里人
说，你与鸟儿有缘呀。后来，砖头叔的女儿嫁往海

南，有人说是这树上的鸟儿带飞的。
皂角树下是饭场。炊烟袅袅，村人便端着粗瓷

大碗到树下吃饭，饭不在这里吃，就吃不出味道。
有人坐树根，有人坐石头，有人干脆坐在地上，边吃
边唠。碗空了，撂地上还唠，直唠得日头移西。伴
着风霜，树下和风一缕，笑声不断。有年酷暑，我十
二三岁吧，只穿个西式裤头，蹲在树下正往嘴里扒
饭呢，不期然裆里的尤物被本家大嫂看见，大嫂手
一指，大声说：“老才，你看你那一嘟噜，当心猫叼
了。”下意识我赶紧捂裆，树下一地人哄堂大笑，羞
得我脸红脖子粗，之后好久不理大嫂。

这棵树，是村人的活动轴心、表演舞台。那个
年代，家家饭菜差不离，户户不存秘密，谁家娃子
订亲，闺女说下一铺媒，孩子考了满分，饭场上一
唠，传送速度比树上的鸟声都快。

群众会在这里开，老人的丧事在这里办。五
七、周年忌日，唢呐声声，吹给皂角树听；儿女们身
穿孝衣，亲人们头扎白巾，哭给皂角树看。皂角树
听了看了，呼啦啦晃动皂角，跟着啼泣。谁家孩子
生病，父母就搬把凳子攀高，在树枝上系条红带
子。谁家孩子夜哭，就在树洞上方贴张红纸，上
写：“天皇皇，地皇皇，俺家有个夜哭郎，走路君子
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果然灵验。

人说这树上住着仙家，护佑着村人。
有两个谜语，一代代大人们来到树下，唱给小

儿听，说给小儿猜：“一棵树，高又高，上头挂着千

把刀。”“绿鳖鳖，黑鳖鳖，刮起风来鳖打鳖。”小儿
一听，手一指树，齐声回应：“叫叫角”。皂角形如
刀鞘，扁似豆荚，由青转褐，含碱去污，用处大了。
贫苦年月没有洗涤剂，吾村男女老少，洗衣洗头洗
澡全靠它。男人们捡块石头，扔上去撺下几个，女
人们长竿绑镰钩取，然后去河边、到井沿，棒槌捣
碎，一搓一揉，泡沫溢出。还有用它通便化毒。甚
而闺女出嫁，陪嫁的红棉被里，也要偷偷藏上几
串，寓意吉祥多福。

因了这棵树，天长日久，树旁成了大路。梁洼
镇靠南几个村子的人步行进城，都要从此路过。
抬头不见低头见，打个招呼是礼节，多个村子的人
与俺村人相熟，以后几十年热络走动，村邻关系亲
近。亲着亲着，好几户亲成了儿女亲家。

可惜的是，上世纪 90年代初，村人外出多了，
饭场冷落，洗涤剂普及，皂角结再稠，鲜有人采用，
加之嫌修路碍事，这棵树被以极贱的价格卖给了
外村一个收树的人。据说后来因树有洞，也没能
取出板材。

一棵树，虽不能成为栋梁，但它庇荫了多少代
人啊。而毁掉一棵树，却是一瞬间的事。

外村人说，这么多年，你们村卸磨杀驴，办的
最荒唐的一件事，就是卖了这棵皂角树。

吾村这棵地标风景树永远地消失了。
我的心也空落落的。有谁晓得，这棵树里，藏

着我多少秘密，牵系着我多少乡愁乡恋啊！

祈雨调祈雨调（（国画国画）） 李振李振

民间纪事

♣ 侯发山

鲤鱼溪

荐书架

♣ 曾雪梅

《样范》：以鲜活个体样貌致敬时代风范

《样范》是作家龚曙光继《日子疯长》《满世界》后的第
三部散文作品集，作者以生动的故事和朴素的笔法，从个
人交往视角回溯了与韩少功、张炜、黄永玉、钟叔河、唐浩
明、残雪、水运宪、盛和煜、宋遂良、蔡皋、蔡测海、何立伟、
邹建平、孙健忠等十几位文坛名家交往的点滴，通过一群
生命个体鲜活、独特的样貌，致敬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
来的湖湘样范乃至时代风尚。

“样范”是湖湘方言里随处可闻的常用词，除了赞美
人样貌有型有款，更赞扬其为人做事有范有度，堪称样板
和模范。无论是“寻根文学”的倡导者、《马桥词典》的作
者韩少功，纵横文学与美术两界的怪杰黄永玉，“晚清三
部曲”《曾国藩》《张之洞》《杨度》的作者唐浩明，《乌龙山
剿匪记》的编剧、小说《戴花》的作者水运宪；还是茅盾文
学奖获得者张炜，获得国际大奖的绘本画家蔡皋，诺贝尔
奖的热门候选人残雪；以及出版家钟叔河，学者宋遂良，
编剧、作家盛和煜，等等；《样范》所记录的14位名家都各
有其成就，也各有其性格，他们置身于 20世纪八九十年
代的潮流中，都曾是时代的参与者、推动者甚至是引领
者，共同塑造了时代风尚，未来的时代也一定不会缺少关
于他们的宏大叙事。而作者所做的努力恰恰是用自己的

微叙事还时代于鲜活的生命个体。他们与作者或因性情
相似而引为一生知己，或因作品而常有酬和，或因学业而
师友深情。因而在作者笔下，有叱咤风云也有一地鸡毛，
有高雅淡泊也有偶尔的入世计较、些许投机，有从容镇定
也有难免的一筹莫展，这些都是生动的风范侧写。正如
作者在序言中所说:“一个人生命的可敬与可爱，只有样
范，才能蕴藉而生动地表达。”

作为书中被书写的人物之一，著名作家韩少功在首
发式上表示：作者不仅有小说家的文字造型能力，又有很
深刻的卓越的思考、洞见，有一句老话叫作“文学即人
学”，对于文学里的任何一种文体，观察、描写、表现和读
解人物，都是核心的核心，所以这本书中所记录的群像，
其实凝固或者积累了作者龚曙光多年来所有的思考、观
察，还有在他脑海里跟所有人无声的交流。这种对人物
的捕捉、发现、表现能力，是对一个作家、学者的综合性考
验，需要在长期的摸爬滚打过程中才能慢慢拥有。

如果说文学批评重“理”，则散文更重“情”，贵在情感
如甘泉，自然流淌于文字之中。《样范》便是如此，深情的
文字克制在内敛的叙述中，无须矫饰，松弛自然中达到了

“神形兼备，伸手可扪”的境界。

鲤鱼溪是一个村子的名字，也是一条
小河的名字。

在我没认识朋友阿原之前，我不知道
鲤鱼溪，也不了解鲤鱼溪的村民不吃鲤鱼
的习俗。那天在饭桌上，跟阿原初次吃
饭，当我翻开菜谱要点一道鱼时，阿原很
坚决地阻止了。他给我解释说，他们鲤鱼
村的人从来不吃鲤鱼。

“为什么？”我一下子充满了好奇。阿
原是汉族，难道也有跟少数民族一样的禁
忌？如回族不吃猪肉，布依族不吃狗肉，
藏族禁食驴肉、马肉，等等。

阿原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是
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村里不管是大人还
是小孩，不管是在外地还是在家乡，都不
吃鲤鱼。”

后来，我跟阿原回了一趟他的老家，
才算揭晓了答案。

鲤鱼溪是一个偏僻、幽静的村落，四
面环山，一条小溪穿村而过。屋子的建筑
已经很古老了，阿原说，有的房屋已经有
400多年的历史，显然这是一个古村落。
小溪说不上多么清澈，但有点深度，水流
潺潺，不时见到各种颜色的鲤鱼在水里嬉
戏，自由自在优哉游哉。不用阿原介绍我
就知道，这条小溪就是鲤鱼溪。

听到我们的脚步声，溪里的鲤鱼不但
没有跑远，反而循声游了过来，一尾、两
尾、三尾……阿原看到我惊诧的样子，也
不解释，弯下腰，“啪啪啪”地拍了几下手
掌。说也奇怪，听到阿原的掌声，鲤鱼陆
陆续续聚拢过来，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
样，欢呼雀跃，显得很是兴奋和亲热。我
蹲下身子，学着阿原的样子，试着拍了拍
手，那些鲤鱼游到我的跟前，一点儿也不
陌生。阿原拆开一盒点心，轻轻撒向水
面。那些鲤鱼摇头摆尾，争相而食。我也
回去拿了一些点心，去喂那些鲤鱼。

这时候，溪对岸走过一支队伍，有十几
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一个个脸色肃穆，像是
送葬的——队伍最前面的一位老人手里端
着一个盘子，盘子里放着一件物品，不像是

骨灰，距离太远，看不真切。阿原不说话，
拉着我穿过一个小桥跟上了队伍，来到一
个写着“鱼冢”的圆形拱顶的建筑前，只见
领头的老人把盘子里的东西丢了进去——
一只死去的鲤鱼！原来这是鲤鱼村人给意
外死去的鲤鱼举行的一个葬礼。

返家的路上，阿原解释说，从小时候
记事起，鲤鱼溪的鱼死后，村里人都要举
行这样的仪式。千百年来，他们已经把溪
里的鲤鱼当成村里的一分子了。

若是山洪暴发怎么办，这些鲤鱼岂不
是被冲走了？我说出了心中的疑问。

阿原没有说话，往前走了几步，他用
脚跺了几下，我听到了一种沉闷的声音，
空洞洞的，好像下面是空的。阿原说：“这
下面就是‘鱼藏’，类似的‘鱼藏’还有好几
个，跟小溪连着，一旦山洪暴发，鱼儿就游
了进来。即便有个别鲤鱼被冲走，它们也
会逆流而上，回到鲤鱼溪。”

中午，我正在阿原院子里吃饭的时
候，忽然听到外面吵吵嚷嚷的，好像是说
谁落水了。我们马上丢下饭碗跑出院子。

是邻居的孙子小豆豆在溪边玩耍，一
不小心掉进了水里。小豆豆在水中一沉
一浮，随时都有被冲走的危险。闻声而来
的村民大呼小叫，手忙脚乱。我推了阿原
一把，阿原回过神来，扒开人群刚要跳进
溪里救人，旋即出现了奇观——一群鲤鱼
游了过来，随着水流激荡，小豆豆又被推
送到岸边，阿原抓住时机，迅速探下身子，
伸手把小豆豆拽了上来。

所幸，小豆豆只是受了惊吓，身体并
无大碍。围观的人们不约而同地鼓掌欢
呼，我看到溪里的鲤鱼围拢过来，扭摆着
舞动着，它们是在为小豆豆有惊无险而欢
呼，还是在为自己的见义勇为而歌唱？或
者，两者兼而有之吧。

从鲤鱼溪回来后，尽管还没成为鲤鱼
村的一员，我也开始戒食鲤鱼了。我想当
我老了，坐在鲤鱼溪边，望着远方的山，看
着近前的水，欣赏着溪里的鲤鱼，该是一
件多么快乐的事。

灯下漫笔

♣ 舒 鸿

生活中的小欢喜
欢喜是一件极其简单却又很难做到的事情。

小时候喜欢看小人书，喜欢去掏鸟蛋，去河里抓
鱼，去郊外的荒地上疯跑，喜欢从这棵树上蹦到那
棵树上。再大一点认识了几个字，就开始看那些
晦涩不明的诗词，男孩子挥拳头的时候，女孩子大
多数都躲在被窝里看林黛玉。

记得学生时代，很多女生都能背出《葬花词》，
《红楼梦》看懂没有不知道，但是“花谢花飞花满
天”都知道。我那时候也疯狂地迷恋林黛玉，每天
一有时间，就把关于花的诗词抄写在一个小本本
上，那种认真的程度，比老师布置的语文作业还要
工整，仿佛这样我就能和林黛玉拉近距离，甚至幻
想自己是半个林黛玉，每天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可
怜兮兮的小女孩。

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小女生，在80年代也是
那么萌蠢甚至幼稚的。记得有一段时间，很多女
生都喜欢在手腕上文一个字，这个字是喜欢的明
星或者歌星的，也有胆大的女孩子，文上暗恋男孩
名字中的一个字。那时候还不知道恋爱两个字，
单纯地就是喜欢，纯粹的喜欢，没有原因。那时没
有文绣师，基本上都是自己先用蓝墨水的笔在手
臂上写好想要刺绣的字，然后再用母亲针线筐的
大针在上面扎下去，扎得血糊糊一片再把蓝色墨
水涂上去，来回反复。整个过程比较刺激，也比较
神秘，如同会魔法的小女巫。少男少女都以自己
手臂上文的字迹清晰度自豪，年少的时候，不懂得
情调，在大人们看起来都是瞎胡闹的事情，却被我
们玩得乐此不疲。我比较胆小，每次总是在手臂
上画了又画，拿起针却一次也没扎下去。为了风
靡一时的耍酷，我一次次在手臂上描画，只是为了
更为逼真。后来，我无比庆幸我的胆小，让我光洁
的手臂上，没有留下任何一丁点痕迹。

记得当时一个小姐妹手臂肿得老高，可她仿
佛不知道疼似的，每天都笑得格外甜蜜。

喜欢过月亮，喜欢过星星。对这些遥不可及
的东西，我们的喜欢都是淡淡的，总是在夏夜的虫
鸣声中，指着一颗最亮的星星，和小伙伴争论这颗
星星的背后，有没有站着一个神仙，会不会有人在
夜晚把星星托在手心里把玩。也会在某一个清晨
对着一朵花发呆，对着一只小鸟自言自语，偶尔也
躲在被窝里，享受那难得的宁静。

生活中的那些小欢喜陪着我们一路长大，磕磕
绊绊如影子一样点缀着我们的生命旅途。记得也
为一朵花的凋零伤心，为一只折断翅膀的小鸟难
过，大多数转身就忘记了，成长的路上，欢喜多于那
一丢丢的难过不安。人到中年，回忆这些小小的欢
喜，就像儿时的钢珠糖，小得几乎看不见，却甜在记
忆深处，让人一想起来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

现在想想，那些小欢喜都是发自内心的。不
是现在这样，假装赏花看风景，其实心里被生活两
个字压得沉甸甸的。现在的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坐
着，也喜欢一个人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孤独地行
走。有时候希望有个知音，有时候希望和所有认
识的人都保持距离。生活在不断的矛盾中延续，
日子平滑地滚动向前。

在城市待久了，有点厌倦了，就有点想念乡下
的生活。那种浓重的烟火气息，铺天盖地而来，一
片叶子，一朵小花，田埂上摇曳的喇叭花，随风飘
舞的蒲公英，田野里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这些都
让人欢喜不已。城市里的欢喜多在肢体动作上，
比如广场舞、蹦迪，各种闹市、超市，人山人海，就
算出去旅游也是看人头。乡下人的欢喜更简单直
接：田里的庄稼、村庄里的鸡鸭鹅、谁家娶了媳妇、
谁家嫁了闺女……

年少的时候，我一度爱上桃花、杏花、梨花、油
菜花。曾经一度我和朋友疯一般在桃林中游荡，总
幻想自己是桃花仙子，在高高的树杈上，戴上粉色
的花环，披着金黄色的油菜花，能坐着半天一动不
动，假装自己是一棵花树。每年春天我都花费大把
的时间在各种花树下打坐，任凭时光漫过脚踝，一
点点爬到身上，一点点淹没我自己。我喜欢这几种
花，不仅仅因为桃花的粉嫩、杏花的飘逸、油菜花的
热烈，而是满眼都是轰轰烈烈的盛世。现在的我依
然喜欢大片的花，每次见到大片的花海都想扑上
去，都想和她们拥抱、亲吻，且问她们下一站去哪
里。流浪久了，看到这花海就像是看到亲人、看到
故乡、看到朋友、看到邻居。

小时候陪着母亲去看戏，虽然不觉得枯燥，但

是很多年我都一直拒绝再走进去，现在年纪渐渐
大了，忽然爱上戏曲。就算去小广场、小公园，偶
尔听到一两句河南的豫剧都觉得非常熟悉，仿佛
踩在脚下的泥土不是他乡而是故土。有时候听着
听着便泪流满面，也会在心里不由自主地哼哼几
句。放在年少，这些都是矫情，但是现在越听越欢
喜。不仅仅是因为那些唱腔，而是那种久违的熟
悉感，一下子就灌满心扉，让人心生欢喜。

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到处都是陌生人，到处
都是人挤人，却没有熟悉的人，那种孤独感一度数
次淹没我，让我一次次迷失在异乡的街头。在大
街上猛然听到熟悉的乡音，就像是儿时在煤油灯
下写作业突然来了电一样，那种欢喜像一道光直
直地照进心里。

喜欢春天，喜欢所有的春天。喜欢看一粒种
子发芽，喜欢看一朵花开放，喜欢看一片一片的花
海，喜欢看柳树返青，看麦苗迎风跳舞，喜欢那些
野草疯了一样窜出来，喜欢是那么的简单、直接，
没有一点犹豫，也没有任何原因。有时候会突然
发现，欢喜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没有那些枝枝蔓
蔓，就像是冬天突然步入春天，喜欢就来了。

也许有时候，喜欢是一场空，像年少时朦胧的
情感，等清醒的时候，才发现埋在心底的喜欢是那
么干净纯粹。记得小学时，我喜欢一本连环画，名
字早已经模糊不清，我偷偷从鸡窝摸了两个鸡蛋去
换，走到半路摔了一跤，把鸡蛋给摔烂了，这当然成
了空喜欢。后来等我再去看这本连环画时，突然发
现我喜欢的不是这本连环画，而是那种拥有的小冲
动，那种想要努力喜欢的心情。

喜欢就是不抱怨、不埋怨、不遏制。就是淡淡
地喜欢着，不管遇到再多的困难，总有各种美好的
事情指引着我们向前。

雨，渐渐停了。
经过雨水的洗涤，莲湖公园

潮湿却又明媚。树，苍翠葱郁；
花，娇艳晶莹。不再有风声和雨
声的压制，鸟鸣又嘹亮起来，蛙
叫又喧躁起来。循着鸟鸣与蛙
叫，我挟着一身雨气，走进公园，
走向公园深处的荷塘。

前次在此观荷，已是三年之
前。倏忽三年，我长了年岁、添
了白发。想来，三年前的那塘荷
花，也不再是旧日模样。在心
中，不由得想象着勾画着一池新
荷的新姿新貌：花色一定更繁
了、叶片一定更阔了……

穿过翳葳竹林，沿着新铺的
橡木栈道前行，即将走到塘边
时，却又心生忐忑：时隔三年，荷
还会记得我吗？

到了塘边，层层叠叠的叶、
娉娉婷婷的花，接天接水，满眼
满心。果然是我冒失了，看到
突然出现的陌生人，方才还热
热闹闹、欢欢腾腾的一塘荷，瞬
间定了下来、静了下来，直直地
瞅着我。

一秒、两秒、三秒……亏得
有一缕风，从远处跑来，向荷叶
和荷花耳语了几句。

它们方才认出了我！
荷塘再次热闹起来。无数

朵粉嫩嫩的荷花、无数枝翠生生
的荷叶，围拢了上来，簇拥着我，
似在热情地对我说：“原来是你
啊，原来是你啊！”

一片荷叶，如碧玉杯、似绿
脂盏，热情地送到我的面前。
叶底轻漾着一汪，清亮、明丽、
晶白。

这 是 捧 给 我 的 一 杯 迎 客
酒 ？！

“都休问，但千杯快饮，露荷
翻叶。”还需再问什么吗？多
余。我怎能负了这番美意，何况
是荷香佳酿。

酒不醉人人自醉。杯酒下
肚，人已微醺。荷塘的气氛，似
乎也澎湃起来。我与花，我与
叶，叶与叶，花与花，叶与花之
间，饱涨的热烈在流溢着，无声
的热闹在涌动着。

云，夸张地白着；天，放肆地
蓝着。云天之下，大团大团的荷
叶恣意地绿着，或薄绿，或厚绿；
大朵大朵的荷花尽情地开着，或
粉红，或乳白……

荷 叶 作 杯 ，斟 着 满 满 真
诚 。 荷 花 轻 曳 ，摇 出 款 款 深
情。此地此时此景，微醺已不
能表达彼此的真诚，注定要有
一场欢饮、畅饮、酣饮。“一生大
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不醉不休。

雨气裹着酒气，花香汇着酒
香，在高擎的酒杯中冲撞、汇合、
调和。杯中之物，是雨露、是阳
光、是轻风，是芳香、是慷慨、是
快意。

“一一风荷举。”干——干
——干——

与荷对饮，何惜一醉？或许
是我们太过喧闹，惊动了浮在水
面的锦鲤，急急摆动着身子，潜
进了池底；惊动了憩地荷苞上的
蜻蜓，飞向了远处的竹林。

更是意外的是，也惊动了时
光深处的王维。只见他用牛皮
粗纸包着二两清风，款款而至，
与我拱手揖礼后，也捧起了杯
子。“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
清风二两，足可佐酒。

欧阳修也闻讯而来，亲驾一
叶扁舟，穿过田田荷叶、枝枝荷
花。“不用旌旗，前后红幢绿盖
随”，低调而招摇。

不曾想，懂词懂酒又懂荷的
李清照也来了。昨夜残酒未消，
今日若再贪杯，必然又要“误入
藕花深处”……

能与荷对饮，能与诸位大家
对饮，人生一快事。

只可惜酒量不济，我最先醉
倒。朦胧中，看到王维也醉了、
欧阳修也醉了、李清照也醉了。
而只有荷花与荷叶依然精精神
神、亭亭绰绰。

莫非它们是千杯不醉？
恍惚间，想起新近读过的一

篇散文。文中作者自问“与李白
在一起饮酒的那一朵‘对影成三
人’的花叫什么？”

自答：“我认为那一定是一
朵荷花”。又说：“在唐代的月光
里，只有荷花会饮酒”。

原来，“一日须饮三百杯”的
李白也甘拜下风，酒后错乱于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的幻
境。何况是我？

内心释然。释然后的一刻，
终于支撑不住，醉倒在亭亭绰绰
的荷花间、密密实实的荷叶旁。


